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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我不想害大家。我不能下
楼散播病毒。我就想有人来给我
做核酸，把我接走！”西安男子
孙辉（化名）连续多日请求相关
部门收治自己，一直未果，他向
所在小区单元楼业主群发出“宣
言”。发热 5天后，他无奈作出
了下楼的决定，让防疫人员将自
己“抓走”。
　　孙辉在西安市雁塔区科技二
路光电园内的一家公司上班。
2021 年 12 月 21 日，西安新增
的 42 例本土确诊病例中，包括
一名在光电园活动的病例。
　　孙辉就是在21日出现了“发
热、头痛、眼痛、咽痛、腹泻”
等症状。22 日凌晨 2点，接到
公司同事确诊的通知后，他收拾
行李，准备被接走隔离。此时，
家中还有其他三个大人，以及 1
岁和 4岁的两个孩子。
　　但在接下来的 5天，孙辉经
历了一系列让他没想到的事情。
　　参照其他同事的情况，孙辉
属于 B类密接，应立即被带走隔
离，但他却一直被作为C类（次）
密接，家门贴封条，居家隔离。
21 日的混合核酸检测，结果显
示为“异常”；22 日深夜的单
独采样，核酸检测结果直到 37
小时后才出来，又显示为“阴性”。
　　为了保护家人，孙辉不断给
雁塔区疫情防控指挥部、110、
120、12345、街道办、社区等单
位打电话，请求将自己带走隔离，
但遭遇“踢皮球”。相关部门两
次派出“上门”核酸检测人员，
但都要求他“下楼”接受检测。
他担心下楼导致病毒扩散，因而
拒绝。其中一次，前来的检测人
员还一度失联。
　　24 日，孙辉症状严重，在
他的“威胁”之下，疫情防控人
员上门，将其家人全部带走隔离。
当天晚上，孙辉接到妻子确诊的
消息，情绪崩溃，认为“自己害
了一家人”。
　　25 日下午，他在向小区单
元楼业主群解释之后，决定下楼
上街，实施“自救”，并得到邻
居和大量市民的同情，许多人打
电话帮他求助。在这个下午的 4
点左右，孙辉终于被接到隔离酒
店。

　　26 日下午，孙辉的核酸检
测结果显示为“阳性”。这晚
10点，他被送入西安市胸科医院。
　　28 日至 30 日，孙辉陆续接
到消息，小舅子、儿子、岳母、
女儿纷纷确诊。至此，一家 6口
全部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针对以上情况，2022 年 1
月 3 日下午，开屏新闻记者致电
杜城街道办金地社区核实情况，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只说相关情况
都已上报雁塔区。记者随后数
次拨打杜城街道办的三个电话号
码，其中两个始终在通话中，还
有一个无人接听。记者又数次拨
打雁塔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
亦处于通话中。
　　以下是孙辉的口述：

一开始就不被隔离的“密
接

　　第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为什
么 21 日、22 日，我没有在第一
时间被带走隔离？

　　我在西安市雁塔区科技二路
光电园的一家工程公司上班。光
电园是一个孵化园，有不少企业
在此办公。我最后一次去上班，
是2021年 12月 17日，星期五。
到 12 月 20 日，星期一，光电园
因为有病例出现而被封楼。
　　12 月 21 日下午，我出现发
热、头痛、眼痛、腹泻、咽痛等
症状。我的身体对病毒一直很敏
感，平时如果接触了流感患者，
晚上回家必定感冒，发烧头痛。
好得也快，晚上吃了药，第二天
早上就好。最初，我以为自己是
常规感冒。
　　我住在金地西沣公元小区二
期，6号楼。家里住了6口人，我、
妻子、丈母娘、小舅子，还有我
们四岁的儿子和一岁零两个月的
女儿。为了不传染家人，那天我
自己睡在小房间里。我还开玩笑，
“别感染了新冠”。
　　22 日凌晨 1点半左右，公
司领导打电话来，说我们公司有
同事确诊了，让我赶紧收拾东西。
凌晨 2点，我起床收拾好东西，
把家里做了一遍消杀，等相关人
员来把带我走。但一直没等到人

来接我，最终演变成了居家隔离。
　　以我的理解，单位同事感染，
我们就属于 B类密接，要被立刻
带走隔离。我单位的另外几个同
事住在西安市高新区，他们 22
日接到通知，最迟 23 日就被接
走隔离了。
　　因为第一个确诊同事是长安
区的，当天长安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还给我来了电话，但得知我住
在雁塔区之后，就说“你属于雁
塔区，我们会把你这个情况转给
雁塔区”。我就等雁塔区来接我，
等到 22 日下午也没动静。
我着急了，因为我症状都比较明
显，又是密接。于是打电话给小
区物业、社区，社区上报到街道。
街道办的人过来，没带我走，而
是给我家门上贴了封条，让我居
家隔离。我所在的 6号楼，也封
楼了。
　　封门的时候，我跟他们有争
议。我说这不行，我是 B类，不
能居家隔离。他们答复：“先做
核酸。”
　　不知道为什么，街道办、社
区把我认定为 C类密接。但我的
其他同事，跟我在一个办公室办
公的人，都被认定为 B类，并被
带走隔离了。我跟他们的区别是，
人家属于高新区，就是 B类，一
码通变成红码；而我属于雁塔区，
就是 C类。
　　我觉得有些奇怪，这个区分
的依据不应该是根据接触程度
吗？而且我还有那么多明显的症
状。
　　（编者注：国家卫健委目前
并无以 ABC 作为流调人群分类的
规定。陕西《咸阳日报》12 月 4
日报道，“对流调发现的 B、C
类密切接触人员、对入境集中隔
离期满后返咸继续隔离的人员，
赋于红码；对封控小区人员、同
时空伴随人员、系统内归为 D类
密接人员，赋于黄码。”12 月
16 日，陕西华商网曾报道：“西
安雁塔区已隔离管控 B类密接
1091 人、C类密接 1049 人。”
但记者未能在陕西省和西安市的
疾控中心官网中搜索到“B类”“C
类”密接的区分规定。记者获取
的一份西安某大学内部文件《风
险人员判定标准》上显示，“B

西安男子请求隔离未果后，一家 6口全部确诊感染

类”“C类”即通常所说的“密
接”“次密接”。）

未能上门的核酸检测
采样

　　12 月 21 日中午，我到
楼下做了一次混采的核酸检
测。22 日早上起来，我口鼻
出血了。22 日晚上，社区防
疫人员上门给我做了单采核
酸。这次单采，说的是“加
急”，可是结果一直到 24
日才出来。
　　23 日上午，社区给我打
电话，说21日的核酸混检“异
常”。工作人员还说，等 22
日的核酸结果，“如果是阳
性，就送你去定点医院；要
是阴性，就送你去普通医院
看病。”
　　同在 12 月 23 日，我接
到单位通知，说公司出现了
第二例确诊病例。我特别
慌，因为家里有老人、孩子。
我心想：赶紧把我弄走啊，
千万别把家里人都传染了。
我就给各个部门打电话，他
们说，晚上派人给我做核酸。
　　晚上 9点多，有人给我
打电话，说工作人员到我家
小区北门了，让我下楼去做
核酸。我告诉工作人员，我
是 B类密接，居家隔离，门
上还贴了封条，不能出门，
“你们必须上来给我做核酸，
我下楼可能会传染给别人。”
当时，我们小区只有我们这
栋楼是被封的，小区里还有
人活动。
　　我是懂防疫法规的，居
家隔离，坚决不能出门。但
这位防疫人员到了我家楼
下，还是让我下去做。我说，
如果你不上来，我就不做。
结果他真的走了。
　　我们这栋楼共有34层，
住了 1200 多人。我很确信
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一下
楼，不就把电梯污染了吗？
小区里人来人往，不是又把
整个小区都传染了吗？
　　12 月 23 日晚上这次上
门核酸检测，就这样失败了。
　　24 日早上，我觉得很难
受。因为一直发烧，也没药，
夜里睡不着，心里又慌。我
就又把 110、120、12345、
雁塔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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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害大家。我不能下楼散播病毒。我就想有人来给我做核酸，把我接走！”

”　　孙辉 21 日
出现了“发热、
头痛、眼痛、咽
痛、 腹 泻” 等
症 状。22 日 凌
晨 2 点，接到公
司同事确诊的通
知后，他收拾行
李，准备被接走
隔离。此时，家
中还有其他三个
大人，以及 1 岁
和 4 岁的两个孩
子。


